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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13日，当天正

值周末，但考虑到即将毕业考
试，吴仙所在的学校蒙自第十
八中学并没有放假，仍然组织
补课。当天上午，就在班主任
张老师到教室查看纪律时，发

现有两个座位空着，其中一个
是吴仙的座位。“在我的印象
中，吴仙从不无故缺席。”张
老师说，吴仙在班里一直是个
“显眼”的孩子，不仅学习好，
长得漂亮，还非常懂事。她立
即给吴仙的父亲吴玮打电话。

接到班主任张老师的电

话后，吴玮也感觉事情有些奇
怪，他开始四处寻找，同时，和

吴仙一道缺课的学生小泓 (!
")的家人也在寻找自己的女
儿。吴玮告诉记者，他曾找到一
出租房里，见小泓和几个黄发、
穿耳环的男孩在房间里，随后，
小泓的父母将躲在床下的小泓
拖了出来。而小泓告诉他，吴仙

曾和她在一起。“看看旁边的
几个男孩，我简直不敢往下
想。”吴玮说，他当时又急又
恨。当晚19时30分，吴玮第二
次来到吴仙的姨妈家，见吴仙
也在此，随即将其带回家中。
“虽然8年前我已和女儿

的母亲离婚，孩子的监护人是
她，但女儿毕竟是我亲生，又是
在我这边上学，要是出什么事
我无法交代。”吴玮说，他一直
很爱这个女儿，当孩子的母亲
因工作调动离开蒙自后，孩子
为上学只好和他住在一起，而

他也感觉自己的责任比以前大
了。也正因为这样，得知孩子不
见时，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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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她着急了七八个小

时，可至今也不知道她当时为
何逃课，之后又去了哪里。”
吴玮称，他将女儿带到家后，
多次询问原由，并耐心给她讲
道理，做其思想工作，但女儿
对他置之不理，盛怒之下，他
给了女儿一耳光，女儿的鼻子

被打出血，可还是不说话，也
不叫喊，而是用衣袖擦摸脸上
的血后继续用眼睛盯着他。女
儿的这一举动更是激起他的
怒火，于是，他拿起一根竹片
往女儿的腿部打了下去。至于
腿上的伤口，吴玮称他当时没

注意到竹片上有钉子，估计是
钉子所致。

然而，吴仙和她的母亲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否认了吴
玮所说的。“回到家后，他什
么也没说就先给我一耳光。”
吴仙说，口鼻被打出血后，她
也就不想对父亲做任何解释，
不想父亲提起木凳就打过来，

她疼痛难忍跳到床上，父亲没
有就此住手，而是继续用木凳
打她的双腿，而腿上的伤正是
凳子上的锈钉所致。吴仙的母
亲说，事后她来到房间里，打
烂了的木凳还堆放在墙角，上
面粘有血迹，所以 “用竹片

打”的说法完全是在撒谎。
“当天，我的一个同学因

为父母离婚心情不好，我安慰
了她一会后，就到我姨妈家
了。”吴仙告诉记者，她当天
并没一直在外面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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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正常人，即使女

儿犯了天大的错，第一耳光打
完后见女儿已满脸是血，铁打
的心也应该住手了。”回忆起
当时的场景，吴仙的母亲罗丽
辉仍感伤心。罗丽辉说，当天
晚上8点多，她已下班回到家，
突然接到吴玮的电话，要她立

即来蒙自大屯镇吴玮的住处，
并称有要事商量。
“我一进门，见女儿坐在

床上，左边的脸红肿，衣服、床
单上尽是血。”罗丽辉说，吴玮
见到她后，叫她坐下来慢慢说，
可自己见女儿全身是血，只想

尽快送到医院医治。而当时天
已晚，找车很困难，无奈之下，
她不得不向一熟人求助。不想
对方得知女儿被父亲打伤的消

息后，提醒她赶快报警。罗丽辉
随即拨通了110报警电话，之

后，吴仙被送到开远人民医院
进行治疗，同时，警方也对现场
进行了调查了解。
“我原本也不想报警，但

他却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
样，不但不送女儿到医院，还要
我先坐下来和他谈。”罗丽辉

说，女儿的双腿已明显受伤，行
动受到限制，自己一个人根本
就无法把女儿从楼上背下来，
可吴玮却视而不见，更不可理
喻的是，警察来到后，吴玮还声
称“是我自己的女儿，打不打
是我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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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仙受伤后，因母亲在开

远人民医院工作，她被接到该
院治疗。由于当时扎进肉里的
是生锈的钉子，吴仙的腿部开
始红肿并化脓，医院不得不对
其进行切口引流手术。可这期
间，吴玮根本就不来看一眼躺
在病床上的孩子。“我感到孤

独无助，多希望他家的人来看
看，但直到孩子出院也没一个
人来看一眼。”罗丽辉称，就
连医疗费用也全是自己承担。
“因此我决定让孩子对他提起
刑事诉讼。”罗丽辉说。

51天的住院治疗后，吴仙

的伤口全部愈合，但因当时坏
死的肌肉较多，孩子的受伤部
位至今还是明显凹陷。“记住
了，你们见到她后不要提‘裙
子’和她的父亲。”5月16日18
时10分，当记者要求见吴仙
时，其母亲先后3次叮嘱记者，

如果要采访就必须答应这一
条件。然而在罗丽辉的相册
里，记者见吴仙以前的照片几

乎都是穿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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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19日，吴仙

一纸诉状递交到个旧市人民
法院，对自己的父亲提起刑事
自诉，请求人民法院在依法追
究吴玮刑事责任的同时，判令
吴玮承担医疗费、疤痕康复
费、住院生活补助费、陪护费、
鉴定费及精神损失费等共计

人民币3万余元。
吴仙在诉状中认为，身为

自己亲生父亲的吴玮，不顾父
女之情，残暴地毒打自己导致
轻伤(丙级)，其行为已构成故
意伤害罪，应该追究其刑事法
律责任。同时，事件的发生给自

己以及在住院期间陪护自己的
母亲都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
害，情节及后果十分严重，应依
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罗丽辉说，之前的种种迹
象表明，事件发生后，吴玮就
没有悔改的意思，即使是自己

的亲生女儿，打了也要付出代
价。而吴玮自己则称，事情之
所以发生，完全是因为自己太
溺爱自己的女儿，望女成凤的
心情太急切，所以导致在教育
方法上欠妥。
“吴玮还是很关心吴仙

的，经常到学校来了解孩子的
情况，甚至晚上的接送也是他
来。” 吴仙的班主任张老师
说。而对孩子之前的关心与
爱，罗丽辉也表示认可。至于
此次对女儿的暴力伤害，罗丽
辉称吴玮当时“可能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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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亲爱的女儿，你好，

这封信本来早已写好，但一直

没机会给你，今天借这个机
会，我自己读给你听……”吴

玮在信中说，自己和罗丽辉离
婚后，觉得对女儿造成了很大
的伤害，总想找机会给女儿一
点弥补，加之望女成凤心切，
害怕女儿出一点差错，而在处
理方法上欠妥，所以造成当天
的事情发生，但他对女儿的溺

爱是有目共睹的。
记者看到，当吴玮向法庭

提出他想当面为女儿读一封
道歉信时，吴仙先是现出吃
惊的表情，接下来便低下头，
始终没看父亲一眼，在整个
庭审过程中也没说一句话。

“我根本就没听他说什么，也
不想听。” 事后吴仙告诉记
者，她感觉父亲好像不太认
识信上的字，甚至把有些字
读错了。“这信肯定出自别人
之手，他自己是写不出来
的。”罗丽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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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女儿，来和爸爸抱一

下。”道歉信读完后，吴玮张
开了双臂，但吴仙却似乎有些
措手不及，连称“不、不、不”。
“法官，我可以过去抱一下女
儿吗？”旁听席上顿时一片议
论声，罗丽辉见女儿不停地摇
头，当即表示不同意，吴玮见

状，只好坐了下来。而庭审结
束后，吴玮还是来到女儿的身
边，伸手拉拉女儿的衣服后说
道：“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向
你道歉……” 见父亲拉住自
己，吴仙流泪挣扎，见罗丽辉
转身过来，吴玮一声叹气后走

出了法庭，约一分钟后，吴玮
再次走进法庭看了一眼女儿
才离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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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18日，黄平县

谷陇镇加巴村，一场婚礼正在
举行。新郎叫潘绍凡，27岁，是
黄平县谷陇中学的教师；新娘
何俊英，22岁。与村里其他没
读过书的姑娘不一样，何俊英
曾念到初中毕业，“是喝过墨
水的人”。

婚后，潘绍凡先后调往加
巴、重兴等地任教。1969年，又
被调往黄平县代支小学任校
长，因这里教师缺乏，何俊英被
聘为代课教师，从此走上讲台。

在潘绍凡的指导帮助下，
何俊英对工作从陌生到得心

应手。夫妻俩几乎没吵过嘴，
一直恩爱有加。

就这样夫唱妇随，恩爱甜
蜜，工作出色的潘绍凡取得了
一个又一个的荣誉，其中最耀
眼的是“全国劳动模范”。

然而，这对恩爱夫妻，也
有遗憾。结婚多年，何俊英一

直不能生育。为此何俊英经常
自责，潘绍凡也经常闷闷不乐
眉头紧锁。好几年里，每逢放

假，夫妻俩都要外出寻医问
药，但去了省内很多家医院，
都查不出原因来。

何俊英的老母看这对夫

妻实在可怜，说出了一个埋藏
多年的秘密：何俊英小时候体
弱多病，经常吃药，曾吃过一
种影响生育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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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年事已高的何俊

英母亲身患重病，躺倒在病床
上。老人看到潘绍凡头上已长
了白发，禁不住伤心落泪。

一天，老人把何俊英单独
叫到床边，吃力地说：“小英
呐，我知道你和绍凡感情好，
但是到现在他还没有子女，我

看他太可怜，你就和他分开
吧，让他重娶一个看能生育

不，好不好？”
母亲的话还没有讲完，泪

水已经打湿了何俊英的脸孔，
她握着母亲的手，闭上眼睛，
低头答应了。

不久，她把母亲的话转告
了潘绍凡，并表态说：如果潘

绍凡与她离婚另娶，她一定不
阻拦。但潘绍凡却总是摇头。

就这样，一晃就是10年。
何俊英再次坐不住了，她反复

找潘绍凡谈话，变脸和他吵
架，甚至以死相逼……这个时
候，潘绍凡才下了决心与妻子
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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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黄平县重安镇的

一个媒婆把当时年仅27岁的
离异女子吴廷珍介绍给了潘
绍凡。1990年3月，潘绍凡和吴

廷珍正式结婚。此时，潘绍凡
已经55岁。

婚礼在代支小学茶场里
举行，以后，这里就是他们的
新家。代支小学的住房，留给
了何俊英。不少亲朋好友都来
道贺，大家都希望吴廷珍能给
潘绍凡添个一男半女。何俊英
没有去，她一个人呆坐在家，

眼里已没有泪水。
此时此刻，潘绍凡的心也

很不安宁，他不时环顾四周，
在人群里搜索，始终见不到熟
悉的影子。他坐不住了，一口
气跑下山来回到原本熟悉的
家，看着正呆坐的何俊英，他

一阵心痛，泪水夺眶而出。
何俊英从沙发上站起来，

换了一副笑脸说：“哭什么，
一个大男人，就要有点大男人
的样子，更何况这是好事，快
起来去陪陪她吧，这个时候，
不能离开……”

6lPm#nopq

潘绍凡结婚后，何俊英一

直没有另嫁。年过五旬，她只
想安静过日子。一个人独处的
时候，她就默默为潘绍凡和吴
廷珍祈祷，祝他们早生贵子。

潘绍凡始终没有忘记何
俊英对他的好。家里有点好菜
的时候，就请何俊英过来一起
分享。半年多后，这两家子经

常合在一起做饭吃，在旁人的
眼里，他们是特殊的一家。

1992年初，潘绍凡终于盼
来了希望，吴廷珍怀孕了。何
俊英也格外高兴，把吴廷珍平
时干的活全部包揽了。

1992年9月，吴廷珍就要

临产分娩，那几天，何俊英日
夜守候在床边。孩子即将出
生，她翻山越岭请来了医生。
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儿，取名
潘文艳。不少客人纷纷前来道
喜，何俊英破例喝了很多，她
说，吴廷珍生下的女儿，也是

她的女儿，她非常高兴。
1996年3月，潘绍凡的儿

子潘文杰又“呱呱”坠地。老
来得子，潘绍凡更是喜不自
禁。可谁也没有想到，儿子来
了，潘绍凡的生命却走到了尽
头。不久，潘绍凡就住进了医

院，经诊断患有肺癌。1996年8
月10日，小儿子潘文杰刚满5
个月，潘绍凡离世，时年62岁。

临终前，潘绍凡把何俊英
留在病房，断断续续对自己走
过的路忏悔：“俊英呐，我不
该另娶，我们应该好好地生活

在一起……”
何俊英含泪说：“不要再

说这些了，有了这两个小孩，
我们都感到幸福和满足了。”

潘绍凡显然不放心两个
孩子，何俊英郑重地说：“两

个孩子，由我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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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英果然没有食言，潘

绍凡去世后，她把吴廷珍和两
个孩子接到了她在代支小学
的家中。

何俊英全力顾着这个家，
每个月1100元的退休工资，分
文不留给自己，全部用于家庭
开支和供潘文艳姐弟上学，这

姐弟是潘绍凡的希望，也是她
的心头肉。吴廷珍几乎没有经
济来源，何俊英就把钱交给她
保管。

后来，女儿潘文艳考上了

初中，寄宿在学校，家庭开支
增大。何俊英为增加收入，不
顾年迈，在村里承包土地种菜
喂猪。

两个孩子亲切地叫何俊
英“大妈妈”，闲暇之余，他们
陪伴在大妈妈的左右，形影不

离；何俊英要是遇到什么委屈
的事流泪了，孩子们就跟着
哭；干活回家腰酸背痛，孩子
们就给她敲背按摩。

近年来，由于年事已高，
加之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两
个孩子十分担心“大妈妈”的
身体，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
他们便守在床边。

无数个夜晚，何俊英走进
房间后，都要仔细端详着墙壁

上潘绍凡的遗像，这时，她总要
念叨几句：“绍凡，两个孩子都
很听话，我身体还行，再苦再
累，也要送他们上大学的，你在
九泉之下，可以安心了。”

每当这时，她就感到轻松
和惬意。一辈子，累过了、哭过

了、痛过了，而在暮年，她满足
了，因为她没有辜负自己深爱
的那个男人的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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